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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鹅 飞 去 是 何 年 ？灵 迹 犹 存 古

岭边。

藤 老 龙 蟠 疑 护 法 ，山 深 禽 语 似

谈禅。

手 攀 枯 木 身 忘 俗 ，口 吸 清 泉 骨

欲仙。

邻 叟 不 知 唐 世 远 ，犹 言 谢 母 旧

因缘。

茶陵人大抵都听过这首诗。此诗

所述乃是茶乡境内一处名为皇雩仙

的千年古刹，址在今秩堂镇东坑村境

内。

史传，唐时此地无泉缺水，灌田

浇园全靠天泽。古人为祈求上苍降

雨，农耕稼穑，故取地名为雩乡，山叫

雩山——“雩”为古时求雨祭祀之意

——幸萧禅和真人骑鹅过境东坑，因

渴甚求水谢家，谢媪好德善行，从很

远的地方提水烧开给萧喝。萧真人很

感动，即命鹅喙啄石壁七窍，七日后

清泉迸涌，世称雩泉。从此浸润无间，

赤旱无忧，乡人世食其德。为纪其功

德，唐德宗年间，乡人在泉边建雩山

寺祀之。

南宋孝宗时期，雩乡人、当朝驸

马谭斗南奉旨回乡省亲，以雩山山水

为原型，作《里居山水图》回京呈孝宗

御览，并绘声绘色讲述了雩泉的传

说。宋孝宗深为雩乡风光和传说所陶

醉，乘兴题前引诗词于画，自此，雩

山、雩泉之名被御封冠以“皇”字，大

沾皇恩，雩山寺更名为皇雩仙，名声

大振，吸引湘赣边界的善男信女络绎

不绝朝拜，经年累月法事不断，闻名

遐迩……

沧桑变幻

皇雩仙山川形胜，风景旖旎，又

得到了宋孝宗的御题赐封，声名鹊

起，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曾来此

探幽访胜，并留下吟咏诗篇。

明代大学士张治为故乡的皇雩

仙 吟 诗 多 首 ，其 中《五 律·皇 雩 仙》

“石路沿流水，江村带古堤。日迥双

径合，天抱万峰低。地险连吴楚，碑

残 识 晋 齐 。蛟 龙 深 窟 底 ，风 雨 忽 虹

霓”，描绘了皇雩仙天造地设的优美

风景；清代大学士彭维新为家乡的

皇 雩 仙 ，既 作《雩 泉 记》，又 吟 诗 多

篇，其中《五律·皇雩泉》“匼匝山容

复，玲珑地液通。七星开窾窍，万斛

沸笙镛。鹅说空王偈，龙依佛子宫。

大田征旧事，霖雨出林丛”，字里行

间讲述了皇雩泉传奇故事和佛教文

化的兴旺；清代贡生谭绍琬的“泉流

曲间声声梵；木落空亭叶叶禅”，写

出了皇雩仙幽深寂静的风情和佛事

昌盛的景象……

日月盈昃，世事沧桑。皇雩仙历

经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淘换，已入步

履蹒跚的老境，特别是近二十年来，

因投入无着，疏于管护，已是一片败

落不堪、险象环生的景象。

为 振 兴 传 统 文 化 ，重 光 历 史 名

胜，秩堂镇党委、政府、名望乡贤和有

识之士借着乡村振兴的浩荡春风，倡

议对皇雩仙折旧重建。倡议一出，旗

召令行，得到了宗教、文物、国土、建

设、房产、交通、环保、水利等部门的

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慷慨

解囊，湘赣边界乡民信众的热心捐

助。重建工程自 2022年 7月开始，经过

一年多的用心宣传、精心组织、匠心

施工和全心建设，一期工程于 2023 年

12月全面竣工，在 2024年立春的喜炮

声中乔迁迎客。

重建后的皇雩仙，青山环抱，碧

水长流；宝殿巍峨，气势雄伟；唐风宋

韵，蔚为壮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洞天福地的皇雩仙，沐浴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春风雨露，枯木逢

春，柳暗花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

机，充满着旺盛的活力。

古刹新生

春日里走进皇雩仙，四围群山簇

拥，春树葱茏叠翠，清澈晶莹的泉水潺

潺，雪白银絮的山岚袅袅，好一片山清

水秀的明媚春光。沿途新立的三处风

景文化石，高耸挺立，神奇自然，镌刻

的鲜红大字，内涵丰富，历史厚重，给

人以扑面仙风神韵之感，是文化创意

的点睛之笔，为景区增色不少；路旁的

成片茶园，高低坐落，阡陌纵横，在春

风里摇曳着新枝嫩芽，如一幅充满诗

情的画卷；步入拓展的前坪广场，地势

开阔，天高地迥，峻岭奇峰列屏，四野

春山摇翠，使人风云壮襟，山水开怀；

广场边的文化墙，古朴典雅，承载着皇

雩仙的历史厚重，叙说着皇雩仙的人

文传奇，是游人香客的网红打卡地；大

殿门前两株翠绿苍劲的古柏树，铭刻

着曾经变迁的沧桑岁月，见证着当下

改天换地的嬗变新生，憧憬着未来日

新月异的美好前景……

登步拾级而上，巍峨雄伟的大殿

朱门洞开，迴廊曲径，肃穆庄重，四檐

的风铃在春风里摇响久违的悦耳梵

音，屋顶金色的鸱吻在阳光照耀下，

金光璀璨，闪耀着皇雩仙重光的灿烂

辉煌。殿堂內富丽堂皇，菩萨庄严，重

放慧光，晨钟暮鼓，香火缭绕，氤氲出

仙风灵气，赐福苍生；更见大殿旁的

七窍清泉，曲栏流水，潺潺溶溶，既波

动着皇雩仙的清幽别致，又携来千秋

福泽，伴随潮涨的春流，普度众生，恩

惠久远。

春润皇雩仙，树绿、泉清、山幽、

景明，万物盎然生机。重光的皇雩仙

胜景，吸引了湘赣边的无数游人香客

朝拜、祈福和揽胜。新年春节的初一

至初五日，每天男女老少，善男信女，

成群结队，纷至沓来，人车接踵，绵延

成十里长龙。大殿内，人头攒动，香烟

环绕，烛火通明，顶礼膜拜。前坪广

场，烟雾遮天蔽日，炮屑鲜红遍地，人

气爆棚，热闹非凡，盛况空前，一派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繁荣景象。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皇

雩仙在和煦明媚的春光里，在晨钟暮

鼓的悠扬中，在梵语禅韵的传唱间，

成为群山丛中超凡脱俗、风景幽静的

一大胜地，仿佛是仙境世外桃源，红

尘的浮躁在此安静，世间的烦恼在此

放空，人生的愿景在此祈祷……

春天里的皇雩仙，香火灿灿，烟

气袅袅，春色满园，生机勃勃，显得更

加神奇通灵，超凡脱俗，“暮鼓晨钟惊

宿鸟，山前岭后尽春晖”！

渌江书院
千古风流耀湖湘

李文金

离开丁仙观，下到南天门，极目望远，可俯瞰到山脚下的

醴陵全城。

青山如屏，渌水如带，仙岳山、凤凰山、梧桐山、夫子岭、沩

山四面环抱。渌水绕城郭，青山叠画屏。起元塔耸立于城南马

背岭上，飞檐翘角，高耸入云。静卧在渌江河心的状元洲，与原

县衙遥遥相对，与渌江古桥丁字相连。

状元洲上的状元阁雄居洲头，直插云霄，民谣有云“洲过

县门前，醴陵出状元”，但自隋唐开科举，千年以来，醴陵却不

曾有人高中状元的记录。明代醴陵文人唐寅因此扣问：“古谶

久虚终必应，迅雷何日起鱼龙？”为什么古谶不灵验？醴陵籍著

名风水师、同治皇帝陵墓风水官廖鸿举堪舆风水后，给出解

读，他说：醴陵风水败在全城如屏风一样的一圈高山，人才不

仅难以走出醴陵，还会形成窝里斗的长久格局。城南门外的碧

山岭与马背岭连接之处，山势陡然跌落，形成平缓的“马背”之

势，导致了山川的钟灵毓秀之气外泄，只有在马背岭上建一座

宝塔，才能保住这一方地脉。县里人笃信无疑，慷慨解囊，很快

便捐建了一座宝塔，取名“起元塔”。

“起元起元，唤起状元”。起元塔建塔数十年后，在清末至

民国这一段历史时期里，醴陵的确风云际会，人才辈出，涌现

了一大批像我爷爷李隆玙、李隆郅（李立三）、程潜、陈明仁、左

权、耿飚等人在内的革命先驱、国共将领和著名的专家学者

——近人有诗叹曰：“渌江渌水绿悠悠，三刀石下状元洲。马脑

潭前龙显爪，姜湾文笔点春秋。”而这些著名人物，多少与渌江

书院有着或远或近的渊源。

我们从南天门下到渌江书院，走近这座名震古今的千古

书院，了解它的非凡史实与精神特质。

渌江书院始建于宋淳熙二年，前身为西山书院，宋明时一

直作学宫使用。清乾隆十八年，知县管乐倡建于青云山梯云阁

下，才正式命名为渌江书院。清道光九年，知县陈心炳又将其

迁址于仙岳山上。

南宋乾道三年，大儒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一路向北，赴

潭州岳麓书院拜访好友张栻先生。醴陵地处“吴楚咽喉”，是

湘东的门户，亦是北上潭州岳麓书院的必经之地。朱熹及弟

子经一个多月长途跋涉，行程三千余里到达醴陵，北上经株

洲至长沙岳麓书院。

绍熙五年，时任潭州知州兼潭州荆湖南路安抚的朱熹，在

吴猎、黎贵臣两位醴陵籍弟子的陪同下，再次抵达渌江书院传

播理学思想。吴猎是湖湘学子中最得朱熹、张栻学问真传的核

心人物，“猎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栻于潭，猎又亲炙，湖

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得益于名流的盛会名师的导

引，吴猎后来成为湖湘文化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朱熹此次来醴陵，曾写下绝句以纪其事，诗云：“苍颜已是

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

淳熙二年，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谒醴陵莱山讲学，

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创立婺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

贤”，曾与朱熹同撰《近思录》。他在醴陵渌江书院大讲他的浙

东学说，醴陵一时成为理学和婺学交锋的主战场，“醴人士望

风景从，争相亲炙”，充分展现了渌江书院兼容并蓄的学术氛

围浓郁有如春秋时代稷下学宫一样的时代风范。

在渌江书院的门前，一棵树龄高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古樟，被

誉为阳明樟。明正德二年，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路过醴陵，在渌

江书院停歇。在龙场悟道三年后，王阳明在渌江书院开坛讲心

学，百感交集之下，在此写下一首颇有禅意的七律古诗：“老树千

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

看。”该诗铭刻在古樟树下的石碑上，禅意深远，意隐于情。

醴陵渌江书院，承载着醴陵文化深厚的历史。从朱熹到吕

祖谦、王阳明的理学与婺学、心学之争，再到两江总督陶澍与

山长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彻夜长谈，宗师与名流山水相逢，珠联

璧合，共同开创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学士风习，

为湖湘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石。

此时，渌江书院门前火红的古枫，在秋风中摇曳着火红的

叶片，仿佛热情洋溢的醴藉学子，在骄傲地分享湖湘文化在此

发轫的喜悦与荣光。醴泉从仙岳山山涧经由小溪涓涓汇集，流

入渌水，用潺潺的低语，诉说着仙岳山的神秘传奇。

生长在醴陵这一片人文蔚起的土地上，我自觉传承有祖

上积极用世、追求作为的强大基因，更深受经世致用、知行合

一、敢为人先文化的深切熏陶，无论在经济制约严酷环境下大

胆的提篮小卖，还是毅然走出山乡，追求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努

力，或者如后来放弃国企铁饭碗，走上自主创业的个人奋斗，

都能从中找出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还有湖湘文化积极影响的显

明印记。

在创业工作之余，在反省失误之际，偶然一次的登临仙岳

山、往拜渌江书院之游，其实是一次思想洗礼精神充电的提升

经历。人不能只顾低头拉车，而不习惯抬头看路，只有不断前

行，又善于从失败中修正自我，让自己的心智变得强大起来，

才能真正成为生命的强者，并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来。

昭陵于我，可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渌口工作，家在龙船

港，常乘株洲至王十万（有段时间延伸至衡

山）的轮船回家。那时，我们那个地方的人

走南闯北，都是走水路坐船而出的。轮船清

晨从王十万发出，经彭陂港、朱亭、梅冲、华

石后，约莫八点半，就到我们龙船港了。上

了船，轮船顺水直下淦田，淦田的下一站便

是昭陵……这样年年岁岁，我不知多少次

路过昭陵。

这昭陵，从江面上看，江岸壁立、陡峭，

雄峙在江边的麻石码头，或直或斜直插江

底，隔蛮远就知道这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街

市，特别是那长长的沿河街，在绿树的掩映

下，神似一幅风光旖旎的山水画。轮船抵达

昭陵时，岸上围观轮船和接送客人的人，至

少也有数十，尽显该码头的人气。

记得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昭陵，还是

在 1973 年，当时我在生产大队任农技员兼

手扶拖拉机和柴油机手。那时抗旱，需要购

柴油机抽水。这年夏，我和一个名叫李文侃

的大叔，奉命驾一艘过河划子（载重量约三

至四吨），去株洲市柴油机厂提货。我们从

龙船港出发，顺湘江直下，过淦田、泗洲，到

达昭陵时，侃叔告诉我，这昭陵的街道，远

比我们龙船港长；码头个数，也比我们龙船

港多；那街上的人呀，是我们龙船港的两三

倍……

我们从株洲返回时，逆水行舟，极难行

进。要是碰到激流险滩，我会干脆丢篙弃

桨，跳上岸当纤夫。船至昭陵滩这段极难极

险的水域时，我紧扯纤绳，侃叔在船尾，篙、

桨并用，小心翼翼地掌控着船行方向，好在

盛夏枯水期，水流量不大，我跟侃叔又默契

配合多年，再加上我们船小截重量轻，总算

是有惊无险地闯过了此滩。

昭陵，就是因滩险而著名的。

昭陵滩之险，古籍中有不少记载。《读

史方舆纪要》卷八说：昭陵滩，“怪石屹立，

水势汹涌，舟行而惮其险”。乾隆《长沙府

志》卷五云：昭陵滩，“滩石险阻，行舟覆溺

者甚众”。历代诗人在这里经过时，也都留

下了许多壮美的诗篇，如杜甫的《解忧》、陈

蘧园的《过昭陵滩》、丁德皋的《过昭陵》、张

文炳的《昭陵滩二首》、张九钺的《昭陵滩竹

枝词三首》等等。

1972 年，我有幸参与了黄竹港高排渠

道的建设工作。那时，我和工友们，每天都

要到这港口处的昭陵滩挑河砂、卵石，抬头

便能看到岸上那处遍地瓦砾的坎享堂遗

址。据资料记载，这坎享堂始建于 1738 年，

毁于 1944 年，占地面积约 5 亩方圆，八字门

朝向东南，四周筑有围墙，分上、下两厅，中

有天井三口，一字排列，共有正、厢房十九

间，杂屋数间，可容纳数十人食宿，旧时客、

商船如有翻覆，驻于此地的人员会第一时

间出来救援。堂前旧时还筑有炮台，架有松

木火炮，戒备森严，亦有军事防卫之用。好

在如今这昭陵滩江面上有航标，江岸上亦

有航标灯，加之下游的三门建有航电枢纽，

高峡出平湖，昔日的险滩已变为通途，幸

哉！

前不久的谷雨时节，我随市区一帮朋

友故地重游，再次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昭陵

老街。如今的昭陵虽没有当年那么热闹、繁

荣，但老街、老房、老码头和上了年岁的老

树依然在，单株洲县人民政府（今渌口区）

公布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就有

好几处，像“昭陵影剧院”、“昭陵冰厂”等的

老门牌，还有昭陵火车站和长长的月台，仍

能见证昭陵古镇昔日的辉煌与格局。特别

是那些生长了数十年上百年的老樟树、老

槐树和枫杨树，枝似虬龙，直插江面与天

际，更显老街的苍古与厚重。我们徜徉在这

些老树下和老码头边，真是一步一景。

老街的下端，有座“伏波庙”，里面供奉

着我们马氏先祖马援将军的塑像。原来，昭

陵之得名还与这位显赫将军有关。五代十

国时，楚国的建立者马殷踞湖南，尊马援将

军为祖先，奏请唐王李升封伏波将军马援

为“昭灵英烈王”，并在马援当年南征交趾

屯过兵的渌口、昭陵滩、武陵（今常德）、保

靖四处立“伏波祠”，塑马援像奉祀于祠中，

其地亦易名为“昭灵滩”。南宋时期，诗人乐

雷发游历自此，写下《昭陵渡马伏波庙》一

诗，误将“昭灵”之“灵”字为“陵”字，以讹传

讹，“昭灵”便成“昭陵”了。

又传，昔时的昭陵“街房沿湘江东岸呈

弧形，南起泗洲站，北抵乌鸦山，度以尺量，

足有四公里之遥。”后因吴三桂在云南起兵

反清，率战船沿湘江北上，为尽快攻打潭州

（长沙），夜闯昭陵滩。因天黑难以前行，于

是下令火烧昭陵街，大军借火光冲天越过

险滩。十里长街昭陵，一夕化为灰烬，如今

只留下“昭陵三千六百铺，还除熬糖、煮酒、

打豆腐”一说，想来也是令人痛惜！

昭陵对河，便是我的家乡堂市乡的太庙

前村、白莲村和黄竹港村——如今，这里区

划调整为龙船镇了——忆往昔，这里有我当

年学开手扶拖拉机的文伯纯师傅，有我中学

和师范时的同学黄艳琼、林秋和……面对河

西，我不免又生发出许多乡愁来。

采风归来，我想，上面所述的昭陵，不

管是历史的、文化的还是近代的，都是我们

民族文化最优秀的积累，是前人留给我们

的最好的宝贵财富，敬希当地政府和有关

部门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借助乡村振兴

这股东风，毫不迟疑地挖掘、保护、利用和

推介出来。如果这篇文章做好了，昭陵准是

一个旅游网红打卡之地！

重建后的皇雩仙

皇雩仙
一座千年古刹的重生

谭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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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昭陵滩一角


